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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困守“比较优势”，不如锻造“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艰难时刻要卧薪尝胆

中国制造从未像今天这样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

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苏州的直营工厂，理由是无法承受当地平均月薪 3000 元的工资。 之

前，同样的跨国体育品牌耐克，早早就把位于江苏太仓唯一的在华鞋厂“转移”了。

面临经济下行危险的中国制造， 在 2012 年似乎祸不单行。 先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呼启动

“再工业化”，要用机器人与中国制造“抢”饭碗；紧接着，东南亚、印度等国家以其更廉价的工

资，要把中国制造最拿手的产业“吸”走。 有人形容这是“前后夹击式的围堵”。

★

外部环境的“生态剧变”

伦敦奥运会上，不论是烟花表演、运动员服装、纪

念品，都少不了“中国制造”的贡献。 在 900 项奥运官方

纪念品中，“中国制造”占到 65%。

为了只支付三分之一的工资成本，跨国公司可以把

鞋子、衣服这些中低端制造业移走。 而对于光伏产品这

类新兴高端产品，发达国家同样下决心要给中国制造吃

个闭门羹。 美国和欧盟一先一后，都要对中国光伏产品

征收巨额反倾销税，这对本已产能过剩的本土光伏企业

可谓雪上加霜。

更严峻的是，“中国制造”本身危机四伏。 中国宏观

经济减速，跌破 8%，被认为是“软着陆”。在微观层面，制

造业企业却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在钢铁、工程机械、造

船等基础行业，许多“巨无霸”都步入前所未有的调整

期。 央企这种“大象”企业正力求“挺过寒冬”；许多中小

型的“虾米”企业，恐怕连秋天都难保度过了。

“必须认识到，这一次是中国经济以 30 年为周期的

大调整”，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

从 10 年前就开始谈，可是直到今天，才成为“不得不直

面、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当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制造”的危机主要是“人口红

利”、“资源红利”即将耗尽时，李才元却认为这都没抓住

要害。“从根本上说，是技术红利已经到头了。 ”李才元

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过去 30年主要靠引进，现

在换不来了，因为全球都面临着‘产业真空期’，所有人

都面临技术升级的难题。 ”

以自主造车而知名的奇瑞公司，面对今年以来自主

品牌轿车市场份额“雪崩式”的下跌，正开始艰难的“突

围”。他们反思说，市场爆发性增长时，汽车企业只顾“村

村点火、户户冒烟”，忽视了基本功，而到了经济下滑的

时刻，才懂得要“先蹲马步，再上擂台”。

位于浙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最近花了 4.5

亿美元，并购了一家美国新能源公司。 对于众说纷纭的

“产业结构调整”，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并不看

好。“应该在状况好的时候去布局，到现在困难了，调不

过来！ 本身效益不好，它有什么能力调？ ”

“有能力时没动力；有动力时没能力”。 这可能是煎

熬之中的“中国制造”面临的转型悖论。

★

比谁更便宜，有意思吗

全球经济低迷，即便像阿迪达斯这样的跨国品牌也

在四处寻找“最低的成本”。

将唯一的直属工厂迁离苏州，也许意味着这家“候

鸟式”的公司开始寻找下一个廉价栖息地。据称，他们在

苏州的工厂给付工人的底薪是每月 1500 元，加上奖金、

保险、津贴、餐费、住宿等，综合薪酬达到 3000 元。 而在

柬埔寨的工厂， 服装厂工人的月薪平均为 130 美元，约

合人民币 800多元，相当于苏州工人的三分之一。

据调查，2010 年泰国熟练工人平均月工资是 258

美元， 印度尼西亚是每月 148 美元， 越南大约是每月

136美元。 而目前， 我国深圳的最低月工资约折合 190

美元，企业实际需要支付的综合人工成本会超过 350 美

元。 显然，“东南亚制造”相比中国制造，人工上更便宜。

不过，阿迪达斯并没有全部撤离。单从鞋类产品看，

阿迪公司有 97%的生产来自亚洲， 中国占比最大，为

35%，只是比重正逐年减少。越南占 29%，印尼占 26%，柬

埔寨的份额虽小，但在 2011年翻了一番。

经济分析人士马光远不认为阿迪达斯会“放弃”中

国制造。 今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

的销售增长了 26%。从快速消费品必须贴近市场前段这

个角度看，关闭一个直属工厂，绝不意味着丢掉中国这

个市场，阿迪达斯在华的“代工厂”不会一夜间“逃走”。

作为生产基地，劳动力成本低只是要素之一。 从基

础设施、管理、税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下游产业链

的完整性等方面，都需统筹考虑。

台湾一家玩具公司对于到东南亚设厂缺乏信心，因

为玩具的用料复杂，如果当地配套材料跟不上，考虑到

运输条件以及供货能力问题，综合成本反而可能比节省

的工资成本更高。

马光远表示，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并不仅仅

在人力成本，中国已形成了产业链配套优势，“我们在一

些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是越南、缅甸等国家靠压低人力

成本可以比较的”。现在向东南亚一带进行转移的品牌，

主要是一些简单加工、规模较小的企业，一些比较高端

的，如时装、高级制衣等，中国制造还不可替代。

★

后危机时代的生存之道

汽车业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

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

产国。 今年以来，自主品牌的汽车却遭遇

“寒流”，业内人士悲观预测，两三年内“一

半自主汽车企业将不能存活”。

一旦经济形势下行， 市场竞争加剧，

低质低价的自主品牌立刻遭到消费者的

厌弃。 董事长尹同跃反思奇瑞“多品牌战

略” 的失败经验说：“入门级都没做好，怎

么能做好高端产品？ 走还没有完全学会，

跑起来一定摔跤。 ”

这家曾被称为“造车疯子”的企业，如

今在汽车业的寒冬中开始“蹲马步”，严格

按照汽车正向研发体系，一步步培育自主

造车研发能力。

在三一重工，经历了工程机械行业狂

飙突进的扩张之后，这家一向高调的企业

也开始学习“休养生息”。 他们谨慎地把年

度销量增长预期从 40%下调至 10%， 而过

去五年平均增速 68%，在 2008年金融危机

的时候增幅仍达 50%。

“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过去了。 一直

在超车道上行驶的三一重工开始减速。 他

们着力调整组织结构，精兵简政、加强培

训，试图通过对总部“瘦身、放权”，让公司

从一艘“航空母舰”变成“联合舰队”，以便

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中集集

团所面临的调整风暴同样猛烈。 中报显

示， 公司上半年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55%～75%。

不过，集装箱行业早在三年前的风浪

中就学会了“蹲马步”。 中集集团下工夫搞

技术升级。 他们花了超过行业平均成本一

倍的价格建成了一条世界上最先进的生

产线， 力求改变集装箱传统生产模式，打

造面向未来的“梦工厂”。

据称，该生产线投产后年产量将提高

50%，单箱耗电下降 20%，生产中排放的有

害气体 95%可回收利用。 传统集装箱生产

线上，多是重体力劳动，90%的岗位员工 35

岁就干不动了，而“梦工厂”采用高度自动

化生产线，90%的岗位可以干到 60 岁退

休。

这些典型的中国制造企业，都在后金

融危机时代这个艰难时刻，学习着从未尝

试过的生存策略。 万向集团鲁冠球的法则

可能是最实在的，他认为企业的法则是适

者生存，“谁能生存下来，谁就是好的。 ”

从传统汽车零部件生产向新能源汽

车突破， 一直被业内认为是万向集团的

“冒险”。 但鲁冠球不这么想。 他对媒体记

者说：“功到自然成。 要有实力、 实力、实

力，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格外关注中国

制造。“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发

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

始”，他表示，中国工资快速增长、产业升

级，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之龙”，点

亮工业化的火炬， 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把火种传播给世界各地那些低收入国家

的勤劳人民”。

林毅夫强调，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要“走出去”，这会带动工资水平较低的国

家快速发展，这本身也为中国制造提供了

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仅 10%的制

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领头龙’ 就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

人数翻两番。 ”

经济评论人士任冲昊在其新书《大目

标》中，给中国制造开出的“药方”，就是

“输出工业化”———中国制造要面向亚非

拉国家，不但输出制造品，还要输出制造

工厂和工程师，这样才能为全球的经济危

机找到出路。 作为“80 后”，这位新锐作者

与林毅夫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中国制造而言， 不论是向上升级，

还是向外转移，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它就

像学生的年龄和学龄一样，年龄是一直慢

慢地往上长，读书学习也要一年一年地往

上进步，循序渐进。 ”

李才元则强调，希望危机能够促成中

国制造“一次广泛的觉醒”，从“挣快钱”这

种急功近利的盲动中觉醒，把资源和精力

投入到技术积淀和创新创造中去。

（据《中国青年报》）

★

“技术红利”到期了

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 仅仅依靠廉价劳

动力的增长是“无发展的增长”，此类“比较

优势”不是真正的优势，更是不能持久的优势。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 随着中

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以资源促发

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

本”的发展方式必须变革。

数据显示 ，1998 年到

2008 年，我国工业企业

利 润 平 均 增 长

30.5%，劳动力

报酬年均

仅增

长 9.9%，劳动

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

于资本回报率增长。

经济分析人士袁剑曾形

容，那种靠牺牲劳工利益、损害自

然环境而追求片面“比较利益”的经

济发展，压根儿不能叫做“竞争”，而只

能称为“竞次”，只是比“看谁便宜”、“看

谁敢于逼近底线”，这最终并不能促进经济

社会的发展，反而带来诸多弊端。

过去 4 年之间，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

辜胜阻对全国 20多个省自治区市 1000多家实

体经济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实体经济“空

心化”已非常严重，大量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典型

例子就是温州 9000 亿民间资本变成炒资产的

“游资”和“热钱”，类似的大量做实体经济的

企业现在流行炒农副产品、艺术品。

相比外部压力而言， 实业的

“空心化” 才是中国制造肌体

内生的“病灶”。 这些“病

灶”恰是多年来片面

追求廉价“竞次”

的必然结

果。

张茉楠

称，中国制造必须

从“竞次” 的路径转为

“竞优”的路径。“向下竞争”

已在不断恶化我国经济环境，而

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要素价格“变

贵”，将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

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

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

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靠提高

劳动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压力。

“制造业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这是个全球

难题。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在各种生产要素

中，“技术红利” 消耗殆尽才是金融危机后全

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在传统产业，西方还握有

少数技术专利，虽不多，但都是维持企

业高利润的“看家本事”，不可能让中

国拿去。 除此之外就是军工、航天

等， 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产

业和高科技，更不可能让中

国拿走。 在新兴产业布

局上， 比如新能源

领域， 事关未

来 产 业

竞

争 的 制

高点掌握在

谁手里的问题，西

方国家更不愿意与中

国分享。

中国恪守的传统“比较优势”

战略几乎发挥到了极致，现在必须“下

决心靠自己”。 一方面继续通过产业转移，

向中西部和县级乡镇的市场纵深普及工业化；

另一方面必须卧薪尝胆， 力求在新兴战略产业上实

现突破，进而在即将到来的“新技术革命”浪潮

中占有一席之地。 获得真正的“竞争优

势”，中国制造才有可能走出当下的

困境。


